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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行善，这本是最朴素的本能，因一
份超脱功名的赤子之心而坚守，因一种
扎根乡土的厚重情怀而践行；尽孝，这
本是最天然的情感，在两颗纯粹心灵的

“竞争”中，竟演化为一场温馨的喜
剧。最终，在一方百姓世代相传的笑谈
里，凝成了一个温暖的别名，成为一段
名为“鸣凤”的佳话。

旧闻：
践善念乡贤轻名利
竞孝心破屋传佳话

提起监生，人们常会想起《儒林外
史》中为两根灯芯迟迟不肯咽气的严
监生，仿佛“国子监生”总与“吝啬”有
着说不清的联系。然而在望江，却曾
真实生活过一位与这位“知名校友”截
然相反的监生——吴鸣凤。他虽曾在
明朝最高学府求学，却并未踏入仕
途。至于他是不愿还是不能，如今已
无从考证。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位远

近闻名的“富家翁”。
有钱倒不稀奇，稀奇的是吴鸣凤

偏不爱炫富，终日布衣草鞋。有人或许
要问：这不跟严监生一样吝啬？并非如
此。他生活俭朴，却让县里那些穿金戴
银的富绅见了，气势总莫名短他一截。
为何？只因他有个“爱好”——热心公
益。隆庆年间洪水泛滥，他二话不说，
自掏腰包筑起十里长堤，护住上千亩良
田。后来见太慈寺附近有一河流常误商
旅行程，他又大手一挥：“修桥！”数月
后，一座石拱桥便跨河而立。周边百姓
感念这份善心，将其称为“吴公桥”。

种善因得善果。这不，吴鸣凤年纪
渐 长 ， 就 遇 上 了 一 桩 “ 甜 蜜 的 烦
恼”——两个儿子实在太孝顺了。大儿
子迁居花园村，小儿子搬到查湖边，兄
弟俩争着接父亲同住。吴鸣凤被这份殷
勤弄得哭笑不得，一日饭后，他捋着花
白胡子说：“这样吧，你们谁先盖好新
房，我便去谁家住。”此言一出，如同
军令。兄弟俩各自飞奔回家。大儿子家

底厚实，请来全县最好工匠，备足上等
木料，准备建一座三进大院，要让父亲
住得舒坦。小儿子家境普通，却心思活
络，琢磨如何既快又好盖起新房子。

半月后，两个儿子不约而同请父
亲“验工”。吴鸣凤一看就愣了——两
家竟同时动工，大儿子家墙已砌半人
高，小儿子家刚打好地基。“这如何算
数？”老爷子挠头。“父亲，您只说谁
先盖好，没说不让同时盖呀！”大儿子
理直气壮地说。小儿子也接话：“是啊
父亲，我们都在尽心尽力。”吴鸣凤只
好笑着补上一句：“那便谁家先‘出
水’——房屋主体能遮风挡雨了，我
就去谁家。”

又过半月，小儿子家鞭炮齐鸣，摆
酒宴客，夫妻俩满面春风来接父亲。吴
鸣凤心中疑惑：“这么快？”到地方一
看，顿时乐了，房子虽上了梁、盖了
瓦，能遮风雨，可前后墙尚未砌全，大
门更是无踪无影，活脱脱一个“半成
品”。“父亲，咱家‘出水’了！”小儿
子得意道。大儿子闻讯赶来，气得直跺
脚：“这算什么房子？四面漏风！”小儿
子却振振有词：“父亲只说先‘出水’，
没提非要把墙砌满啊！”

吴鸣凤看着争得面红耳赤的儿子，
再瞧瞧那间“半成品”，不由哈哈大
笑：“好好好，有言在先，我就住这
儿。不过……”他指着房子笑道，“这
可不就是个‘破屋’嘛！”

自此，老爷子真住进了这“破
屋”。小儿子夫妻侍奉周到，对老人体
贴入微。吴鸣凤虽居“破屋”，却整日
乐呵呵，他常对来客调侃：“我这是

‘破屋藏福’。”
一年后，房屋终于彻底建成，可

“破屋”之名早已传开。乡人见面便
问：“去‘破屋’看过吴老爷没？”久而
久之，“破屋”与“鸣凤屋”一起，成
了这片屋场的代称。

寻踪：
溯县志实证寻遗踪
解乡情密码话传承

故事中的吴鸣凤与他的“破屋”，
并非虚幻传说。今日望江县高士镇佩山
村，仍有一个名叫“鸣凤屋”的自然村
落。村名本身便是对这位乡贤最直接的
纪念。上述旧闻，也正是当地百姓口耳
相传数百年的故事。

“馆藏资料记载，吴鸣凤生于 1536
年，卒于1609年，字汝偕，号竹轩。清乾
隆《望江县志》对其义举已有收录：‘官路
桥，邑北二十里，监生吴鸣凤建’。”望江
县档案馆馆长曹明根介绍道。

谈及吴鸣凤故事的流传，曹明根解
读道：“他的善行，无论是筑堤还是修
桥，都源于‘见不得别人受罪’的朴素
共情，解决的是乡邻最切身的困难，不
图虚名，只求实效。这是一种扎根乡
土、付诸行动的善良。”

而“破屋”轶事，则为这份善良增
添了人情与幽默的注脚。“两个儿子的

‘竞赛’，看似钻父亲言语的空子，实则
是孝心真挚、急于奉养的流露。吴鸣凤
的顺势而为与幽默接纳，则体现出传统
家庭中长者的智慧与开明。‘破屋’之
名，戏谑中包裹温情，看似不完满，却
达成了另一种圆满。它让一位富甲一方
的乡贤形象，顿时变得可亲、可爱，触
手可及。”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这位明朝“富家翁”活成了一段佳话

位于望江县高士镇佩山村的鸣凤屋。 通讯员 郑卷英 摄

在桐城市吕亭镇石桥村，一栋沉寂
多年的老校舍最近重新热闹起来。脚手
架环绕，施工声不时传出，这座承载着
村里一代人记忆的建筑，正在悄然改变
模样。不久后，它将成为一个名为“石
桥湾”的综合性文旅项目，包含特色餐
饮、精品住宿与旅游服务。推动这一变
化的，是土生土长的吕亭人周淮矿。

老校舍，新产业

石桥村的这处校舍，闲置已有些年
头。石桥村党总支书记江勇坦言：“看
着老校舍长期闲置，心里不是滋味。既
担心它慢慢破败，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
的盘活路子。”如何唤醒乡村的“沉睡
资产”，是许多村镇面临的共同课题。

吕亭镇近年来依托山水资源，明
确了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径，镇内的

“飞天蝴蝶滩”“山茶别院”等景点和
民宿已小有名气，但业态相对单一，

“留不住客”的问题逐渐显现。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链条，成为产业升
级的关键。

正在此时，常年在外经营建筑劳务

企业的乡贤周淮矿将目光投回了家乡。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与镇村干部的商
议，一个利用闲置校舍打造文旅综合体
的想法逐渐清晰。

据悉，“石桥湾”项目计划总投资
800万元，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
上进行改造升级，预计于2026年元旦
正式营业。该项目不仅直接盘活了闲置
集体资产，运营后还能为村集体带来稳
定的租金收入。

返乡创业，建设家乡

周淮矿的另一个身份，是桐城市宏
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企
业业务遍及多地，是吕亭镇本地的纳税
大户。他从熟悉的建筑劳务领域跨界到
陌生的文旅行业，这个决定并不轻松。
他的这次转型，被吕亭镇视为“党建+
乡贤”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该模式旨
在通过党组织搭建平台、优化服务，引
导有实力、有情怀的乡贤返乡投资创
业，参与乡村建设。

吕亭镇常务副镇长黄敏介绍：“我
们不仅欢迎乡贤回来，更重要的是要

为他们返乡创业提供清晰的产业指
引、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营商环
境，让他们的资金和项目能精准落
地，可持续发展。”

“石桥湾”项目从构思到启动，镇
村在规划衔接、手续办理、周边环境配
套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协助，这种“政
府引导、乡贤主导、村民参与”的模
式，正在吕亭镇形成示范效应。

业态互补，造福于民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最终落脚点
是造福于民。“石桥湾”项目带来的，
远不止多一个旅游景点。

据估算，该项目进入稳定运营后，
将直接创造超过60个就业岗位。招聘
将明确优先面向本地村民，特别是愿意
返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有
发展前景的工作，还能照顾家庭，这对
我们吸引力很大。”一位正在参加前期
技能培训的村民表示。这种“离土不离
乡”的就业方式，为缓解农村空心化、
留住乡村活力提供了新可能。

此外，该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预

计将带动本地农副产品销售、日常物
资供应、物业服务等相关配套需求，
进一步激活村内经济微循环。它与当
地现有的旅游景点形成业态互补，共
同构成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有望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整体消费水
平，从而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
域度假”的转变。

黄敏认为，乡贤返乡投资文旅，其
价值不仅在于资本本身，更在于其带来
的市场观念、管理经验和外界资源网
络。这种“新乡贤”与乡土的深度融
合，是推动乡村产业迭代、人才回归、
文化重塑的重要力量。

眼下，老校舍的改造正在稳步推
进，它即将迎来的不是简单的功能重
启，而是一场围绕空间、产业与人的全
面更新。周淮矿的这次“返乡试验”，
结果如何有待时间检验，但它无疑为吕
亭，也为更多期待焕新的乡村，提供了
一个充满张力的思考样本——那些走出
去的佼佼者，如何将他们见识过的“春
天”，带回并种在故乡的土地上。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赵澄 张伟

一位乡贤的文旅“返乡试验”：

把闲置老校舍“还”给春天

12 月 19 日，在迎江区人民路街道
先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
和居民一起包饺子。当天，先锋社区
开展“福满冬至 情暖先锋”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与居民欢聚一
堂，大家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其乐
融融，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迎
接冬至的到来。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金媛 摄

包饺子 迎冬至

岁末的苏州街头，排队购买
冬酿酒的蜿蜒人群，与店铺前热
气蒸腾的羊糕摊位，共同勾勒出
一幅生动的冬日图景。冬酿酒、
羊糕原本是当地冬至的时令美
食，“冬至大如年”的文化仪式感
让它们火爆冬日，更演化为一场
由浓厚文化“仪式感”所驱动的
集体消费行为，人们购买的，远
不止一壶酒、一块糕，而是一份
参与传统、融入节律的情感凭
证，以及一份对“仪式”本身的郑
重兑现。在此，“仪式感”正超越
其原有的文化意涵，精准地嵌入
现代消费链条，催生出一个特征
鲜明、活力蓬勃的“仪式经济”。

这股消费动力的根源，在于
“仪式感”所提供的情感价值与
身份认同。在生活节奏日益同
质化的今天，诸如冬至这样的传
统节日，以其独特的习俗程式，
为人们锚定了时空坐标，带来了
稀缺的“在地感”与“此时感”。
遵循“冬至饮冬酿酒”的古俗，不
再仅是口腹之欲，更成为一种文
化身份的确认与情感归属的宣
告。精明的商业力量敏锐地捕
捉并放大了这种心理需求，通过
产品包装、场景营造、故事营销，
将传统的仪式元素转化为可购
买、可体验、可分享的商品与服
务。从非遗市集上的文创产品，
到酒店推出的“冬至宴”，传统仪
式被精心拆解、重组，封装成一
个个消费项目，实现了从文化实
践到经济产出的流畅转化。

然而，“仪式感”消费的繁
荣，也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
方面，它无疑为古老民俗注入了
当代生命力，使其在市场的脉动
中得以存续和显形。旺盛的消
费需求激励着从业者传承技艺、
创新形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富吸
引力的模样融入现代生活。但
另一方面，也需警惕过度商业化
对仪式本真性的稀释与解构。
当仪式完全被消费逻辑主导时，
其核心的精神内涵与集体记忆
可能存在被简化为一种表层的
符号消费、甚至流于形式主义的
风险。排队三小时只为“打卡”
一杯网红冬酿酒，而对其背后的
历史渊源与文化寓意漠不关心，
这样的“仪式消费”便可能只剩
下空虚的形式外壳。

因此，文化“仪式感”所催生
的消费经济，既展现了传统在现
代社会创造性转化的巨大潜能，
也提出了如何平衡商业驱动与
文化传承的深刻命题。理想的
境界应是让消费成为通往文化
理解的桥梁，而非终点。市场在
挖掘“仪式感”经济价值的同时，
应有意识地承担起传递其精神内
核的责任，引导消费者从浅层的

“拥有符号”走向深度的“理解意
义”。唯有如此，由“仪式感”点燃
的消费之火，才能不仅温暖经济
的脉搏，更能持续照亮文化传承
的长河，让传统在时代浪潮中，真
正实现“活态”传承与发展。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仪式感”催生消费经济

本报讯 12月 13日，宿松县
松兹街道怡花湾文旅小镇内，文
旅小火车鸣笛穿行，萌宠乐园里
欢声笑语不断，园内游人如织，
处处洋溢着一派欢乐祥和的氛
围。近年来，松兹街道依托牌
楼村周边山水资源丰富的优
势，将独特的区域资源与乡村
振兴巧妙融合，大力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通过精心打造项
目、强化宣传引导、成功举办特
色活动，进一步擦亮松兹街道
农文旅融合发展品牌，让昔日
的荒山野岭绽放出绚丽光彩。

怡花湾文旅小镇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以苗木种植为基础，配备智能温
控大棚、连体钢架温室等一系列
先进设施，构建开发综合利用，
互动发展，建立从生产销售“珍

贵花卉苗木”的完整产业链体
系，延伸到旅游观光、餐饮服务、
商务洽谈、文旅健身等全方位产
业链条，着力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据了解，怡
花湾现代农业产业园流转土地
并栽种苗木3000余亩，造林园、
育苗圃、绿化景观苗、花卉苗、果
木苗等近150种，2024年培育、销
售花卉苗木120万余株，年产值
超 3000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

“绿色银行”，区域内绿化覆盖率
高达90％以上。

下一步，松兹街道将立足
S249省道及宿松高铁东站的区
位优势，深挖“太子庙”“十里桃
源”等丰富文化资源优势，持续
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图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刘喜 吴金旺）

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

本报讯 近 日 ，《今 古 传
奇》杂志 2025 年第十二届全国
优秀小说奖新鲜出炉，宿松县
作家储刘生小说《海涛的爱情
故事》（又名《拼凑婚姻》）成为
24 篇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之一，
这也是宿松县年度文学创作
的重要收获。

《海涛的爱情故事》主人公
海涛出身农村，他有着改变命
运的朴素想法，从最初对婚姻
的功利性思考，到经历生活波
折 后 的 成 长 ，是 一 个 有 血 有
肉、真实可感的人物。小说以
海涛的爱情为主线，展现了婚
姻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揭
示了在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
现实因素的影响下，爱情和婚
姻往往变得复杂而无奈，人们
可能会为了生活的安稳、后代
的 发 展 等 而 选 择“ 拼 凑 ”婚
姻。同时传达了底层人物在命
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奈，也展现
了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的
努力和奋斗。海涛虽然在人生
道路上有过迷茫和错误，但他
始终没有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
求，体现了一种坚韧的精神。

从农民到作家，从业余到
专注，几年时间，储刘生不断
发表作品并频频获奖。储刘生
是岳西县的一名茶叶种植大
户，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同

时也是宿松县一家非公企业党
支 部 书 记 、经 理 。 他 辗 转 半
生，跨越多个省市，从事了十
余个行业，唯一不变的是多年
来笔耕不辍，用诗歌、散文和
小说写意人生。近年来，储刘
生陆续创作长篇小说、中篇小
说、散文、诗歌等累计约一百
万字。2023 年，他先后加入了
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散文学
会；2024 年，他被安徽省作家
协会吸纳为会员。

“曾经黄土之上，烟火人间
里，种田务农是这片土地唯一
的底色，如今，文学创作的根系
穿透时光，在乡村振兴的土壤
中萌发新芽。”储刘生感慨地
说，根植于民间的素材永远都
是有生命力的。

“既耕农家田，也耕文学
田。创造美好生活和创作优秀
作品，农民作家一样认真执着，
一样吃苦下功夫。他们在风雨
里寻找素材，用长满老茧的双
手敲击键盘，在床头柜上摞起
高高的书堆，既让人感到温
暖，又让人心生敬意。”宿松县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锋说，
如果说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场
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超越，
那么农民作家正满怀向往，一笔
一画地写下未来。

（通讯员 司舜）

储刘生：既耕农家田也耕文学田


